
08 副 刊

本报转载使用的部分文章及照片因不能与作者取得联系，请作者与本报联系，以便领取稿酬

2020 年 12月 18日

编辑：黄佳畅 美编：钱小凤

www.xmweekly.com

八闽风光

散文随笔 生活记事□汪洁

初冬，夜悄悄而来，良夜如

水，佳期如梦，凡心求璞欲返，求

真欲归。

将目光从窗外的世界收回，

案几上，青瓷热水壶溢出热烈的

水汽，红木深纹的茶盘欲呼至友。

拿出珍爱的紫砂茶具，怜香般地

捡拾茶罐里一枚枚钟意的茶叶入

壶，待沸水冷静许久，再烫贴茶

壶、公平杯和浅口茶杯，老友们又

相聚在一起。洗茶，观色，闻香，品

味，然后一吟三叹，茶如佳侣，亦

随风伴云，尤其是在这么难得的

夜里。每当体乏困顿或心存杂念，

都会寻茶平心。不知是心的起意

还是茶的功劳，几杯香茶入口，就

慢慢地安神定心了。茶道的过程，

令人拥有一种特别的轻柔和温

情。

泱泱中华茶文化，传承至今，

只触到一些皮毛，如愿学茶拜道，

恐怕再去读个研究生也不为过。

多年前某个清明，在父母家第一

次饮到碧水中青绿的西湖龙井，

就如初恋般地爱上了。茶汤色清

爽，茶叶形可爱，而茶味更是清甘

微苦，芳香四溢。父亲说：“这龙井

还只是一级品，真正特级品，常人

是难以有福享用的，往往每年清

明前采摘的茶叶嫩尖是最上品

的，但产量甚少。”一旦爱起，终至

执迷不悔。以后的人生风云，总有

茶牵的山水相伴。

产茶之乡，山秀水灵之境也。

一方山水不仅孕育一方人杰，也

蕴化一方茶的品质。如果把不同

地域的茶种比喻为人，那杭州的

西湖龙井宛如身披翠绿莎华的女

子，小家碧玉，清丽婉约；六安的

六安瓜片犹似内敛耿直的男子，

爽朗真性，涤荡肺腑；福建安溪的

铁观音就像经历坎坷的人，华贵

微凄，矜持仙立；云南的老树普洱

更如深沉古朴的老者，温和泛韵，

谦恭弥珍。

冬夜，捧起闻香杯，殊馥生回

忆，啜饮好茶，顿觉心怒放，眼前

金光无边。即诗曰：“云蒸风煮日

复日，花香叶馥季连季，执念茶情

无悔意，沉浸味境不曾离。”

曾经，在春季明前，探访过龙

井乡的山丘茶园，层层的丘峰连

绵叠绿，云雾缭绕，采茶的茶娘，

头戴斗笠，身着围裙，唱着采茶

歌，辛勤地采摘着最初的明前新

茶。踱进农舍闲坐望野，品尝到上

品的龙井茶，知觉是那样的幽渺

纯净。又时，在春末夏初，约会在

茶花盛开的古城大理，风花雪月

扑面而来。踏进道边茶铺，茶台前

的茶香阵阵飘来，热情的主人，好

客地捧上香茶，一饮已欲罢不能，

齿颊留香的是淳琗滑味的勐海茶

厂的普洱，愈饮愈回味。主人说这

茶是前不久刚去山上收的，产量

极少，物以稀为贵了。坐在这里，

时光仿佛停驻，享受着普洱的香

气连同古城的一米阳光，分明有

穿越的心情，似看古人煮茶吟诗

之兴，庆幸人生旅途在这里停留。

好茶必要好茶具配，而讲到

茶艺茶具当数江苏宜兴紫砂壶。

用真正的紫砂泥制作的紫砂壶煮

茶泡茶，茶与壶相提携，茶的意和

味更浓郁，更芳香。本人的一位挚

友相送的爱壶，壶身刻的“洁性不

可污，为饮涤尘烦”几字，甚是喜

欢，每每用来沏茶，不仅把香，而

且握爱，一片冰心，惜意悟义。

水清无杂，酒迷易醉，而茶刚

好，浓淡适宜。茶刚好，好就好在

耐久难得，好就好在即使成瘾也

不伤身、伤心，不必戒之。

冬夜，品茗，“兼然幽心处，院

里满茶烟。”人生跋涉中，憧憬那

有茶味的生活，感悟生命的曾经

是多么的富有，理解回味的分量

是多么宝贵，如茶。继续朝前走，

风景，喜好，温馨的心意，灿烂的笑

颜，思念的绵延，因茶。茶的意，是

色、香、味，是一种人生细细品的

真、情、美。“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

巫山不是云”，有时想来是这样的，

沧海会褪了颜色，巫山缠绕着落

幕，而人生的茶味，却是越久越浓，

越久越香。 （来源：《新民晚报》）

□ 许厚全

寒露过后霜降，霜花打

下来后，地瓜秧子跟着就蔫

了，叶片耷拉，颜色转为黑褐。

此时，土垄里的地瓜已经停止

生长。刨地瓜的时候到了！

刨地瓜的第一道工序是

割秧子。一年到头，镰刀割麦

割谷砍高粱，与地瓜秧子的

厮杀应该是它们和庄稼的最

后一次较劲了。这活儿半大

小子也能胜任。每到此时，男

孩子们很早就被从睡梦中叫

醒，把镰刀从刚挂上没几天

的南墙上摘下，眯着睡眼，很

不情愿地往野外赶。天气已

有些清冷，呵出的气息开始

带些白雾了。有的小子怕冷，

把母亲新絮的过冬棉袄都穿

上了。但到了地头，还是爱惜

地脱下来叠好放在地头。被

斩断的地瓜秧子会渗出一种

白色的汁液，沾到衣服上会

留下一块块洗不去的黑渍。

父辈和已成长为合格劳

力的兄长们负责刨地瓜。用镢

头将垄里一窝窝的地瓜完好

无损地挖出来，这需要力气和

技巧。一棵瓜秧下面一般会生

长着大小长短形状不同的许

多个地瓜蛋子，一镢头下去，

如果不能一网打尽，漏网的那

些就会像断了线的风筝，不好

找了。而如果掌握不好镢头下

力的位置和分寸，就会把地瓜

蛋子给刨得首尾不全、缺皮少

肉的，那就是糟蹋粮食了。当

然，即使是最熟练的劳力，也

不可能把所有地瓜都从土里

挖出来。每块被收获过的地瓜

地都有许多漏网之鱼。有的地

瓜会被新翻出的土重新埋藏

起来；有的会顺着一条飞根

“跑”到离母秧很远的土里独

自待生长。这没办法，有些地

瓜就像那些不着调的母鸡生

的蛋，会藏在别人家的草垛

里，让你找不着。

地瓜出土了，女人们开

始忙碌起来。她们负责把地

瓜归拢成堆，然后用铡子把

一个个地瓜蛋子切成一片片

的皮子———皮子应该是片子

的变音。地瓜铡子是专用于

地瓜切片的工具，搓衣板大

小，上面镶着一排锋利的刀

片。把铡子放在筐篓里，手握

地瓜在上面来回擦切，红红

的地瓜蛋子就会变成一页页

黄白的地瓜皮子落到筐篓里

面。这也是个技巧活儿，速度

要快，还要切得厚薄均匀，尤

其是当手中的地瓜蛋子被层

层切削到最后时，手指头和

掌根就会有被刀片切伤的危

险。再怎么注意，每年也会有

人不小心伤到手的。

切皮子还是个体力活，要

一直弯着腰，时间长了会累得

直不起腰来。有一年，生产队弄

来一台手摇机器，切起来速度

飞快，但很快就被弃之不用了。

因为切出来的皮子，形状既不

规整，厚薄又不均匀，糟蹋东

西。那台机器还惹出一个事故，

不知道谁家的孩子爬上去玩，

不小心把一个睾丸给切去了。

不过，那孩子长大后也一样生

儿育女，没耽误啥。

大人小孩都能干却很无

聊的最后两道工序就是晒和

捡地瓜皮子了。一筐篓一筐

篓的鲜切皮子被提着或被小

推车推着，找干净的田埂或

砂石土质的沟壑边沿，一页

页摆开晾晒。那时节，村外野

地里四处花白，到处都是一

片片的地瓜皮子。打眼一望，

一幅融化中的小雪景象。发

黏发馊、受潮或被雨淋过的

地瓜皮子会发霉，变黑，长绿

毛，品质变坏，味道变苦，连

猪都不愿吃。因此，鲜切皮子

必须尽快选择地气干燥、容

易上干的地方摊开晾晒。连

着四五个好天气，地瓜皮子

干缩，颜色愈加发白；若拿在

手里几片，相互轻轻接触碰

撞，会发出“哗啦哗啦”的脆

响，这就是晒干晒透了。晒干

了的地瓜皮子才可以叫“瓜

干”，才可以捡拾回家收储，

才算是收获圆满。

但往往天不遂人愿。晾

晒环节，最怕的就是老天爷

突然变脸，有雨点滴下。这

样，即使是半夜三更，也要挑

着马灯全体出动，去野地里把

皮子捡回来，等雨停后再晾出

去。要是不幸碰上连阴雨，捡

回家也只能摊开堆着，眼看着

发霉却也没什么好办法。

我小的时候，家乡沂蒙

山区那一带最主要的农作物

就是地瓜。煮地瓜，瓜干磨面

后蒸窝头、摊煎饼，是我们的

主要吃食。一年到头，吃饱与

否，能不能多换几个零花钱，

基本上都指着它。因此，围绕

地瓜的种植与收获，从春天的

育秧、起垄、栽秧，到秋天的割、

刨、切、晒、捡，这是大人小孩每

年都要参与演奏的狂欢曲。这

部乐曲还有一个长长的尾音：

“捯地瓜”，就是把已经收获过

的地瓜地重新翻一遍，以找寻

遗漏在地里的地瓜。这多是半

大孩子们为家庭作贡献并可

以向家长讨要奖励的劳动，

有能干的孩子赶在上冻前可

以捯出几百斤地瓜，或许家

长一高兴就给他买双朝思暮

想的白球鞋穿呢。

但有几年捯地瓜是不被

允许的，要时刻防备有人来

逮。大队干部会在收获完的

田野间巡视，发现有捯地瓜

的轻则驱赶、没收地瓜，重则

连篮子和镢头一并带走。那

年代思想极端，认为遗漏在

土里的地瓜也属于“公家

的”，即使口粮不够吃，饿肚

子，即使地瓜烂在地里，也不

能归个人。现在看，有些不可

思议吧。 （来源：《今晚报》）

□施由森林文森

12 月 12 日，

在永春县瓷源文

化创意有限公司

陶艺研学中心，游

客在拉坯、彩绘、

泥塑。瓷源文创以

传播永春陶瓷文

化为内容，将陶艺

研学、陶瓷展馆、

手工 DIY 等融为

一体。去年来，永

春县以乡村游作

为推动乡村产业

振兴的重要载体，

深入挖掘陶瓷、永春香等传统特色文化，打造特色乡村旅游。 （来源：东南网）

□ 魏培全

位于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涂岭镇西北

部山区的樟脚村，历史悠久。村里用石头建

成的房屋层层叠叠，错落有致。近年来，泉港区充分利用樟脚村的特色资

源，着力开展生态休闲旅游，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来源：新华网）


